
中学时，我对历史、地理很感兴趣，
转学到了文科较强的大垛中学上高三。

学校在大垛镇南，北门码头边，梓辛
河自西向东蜿蜒而过，不时传来的轮船
汽笛声，悠扬而绵长。

进了北门（正门），过道两旁各有一
幢二层楼房，东边教师办公室、后勤和食
堂，西边高三、高二教室。楼前几排是砖
瓦房教室，再向前是操场。操场可不像现
在草坪塑胶的环保舒适，一起风尘飞扬，
一下雨大水汪。

操场南围墙里是学生宿舍，一隔为
二，尊重女生，她们住东头。女生宿舍我
从没去过。男生宿舍一溜排十几间，一进
拱门，粥馊味、臭袜子味、硫磺膏药味，还
有墙边阴沟的臭味。一开始觉得很难闻，
过段时间，也就适应了。都是清一色的毛
头小伙，讲究不来，真想讲究也困难。积
重难返，学校领导很头痛。

我住校，隔几个星期跑七里地回家
一趟，取交食堂的大米，父亲早就准备好
一小袋焦屑，一小瓶脂油、一瓦罐蚕豆煮
咸菜，饱餐一顿，再乘帮船到大垛。

一日三餐，一饭两粥，早饭加一个馒
头。粥不熬饥，10点，放晚自习的铃声还
没停，同学们就冲出教室，从校外茶水炉
打了刚响未开的“开水”，冲泡家里带来
的焦屑，洒点白糖，挑上一小勺藏着的脂

油，那个香啊至今难忘。
总巴望星期天，因为有同学回家，留

校的可以多吃几份饭。有时同学们熬不
住饿，晚自习偶尔也窜到街上买个油饼，
乃至剁点猪头、熏烧肉，沾些荤腥。殷万
存有个亲戚在中心医院做事，几次晚上
他和我溜出校门，到亲戚那蹭吃，两人有
回还喝了碗大麦烧，酒是用盐水瓶从家
里偷了放在米袋的。

大家对穿着没多少考究，梁锦鸿与
王云山打赌，一件外衣穿了整整一学期
没洗没换，绿军装变成了灰土装。那时，
有件军装挺稀罕的，尤其四个兜的。有时
同学也臭美。我、刘兴文、刘长海从牙缝
挤出“经费”，在镇西街裁缝店裁了件小
喇叭裤；杨春福标配动作扬头甩发，洒脱
万千；徐桂松时不时用右手抹一下前额，
可能头发上了发乳；习惯了麻花辫、齐耳
短发，“根号3”新烫的一头卷发，让不少
男生上课走神；毕业纪念照上，大家西装
革履，英俊潇洒，其实行头都是照相馆
的。

学校对高三特别重视，文科班、理科
班安排在西北角的二楼，闹中取静，登高
望远。

天刚蒙蒙亮，操场上大喇叭就响起
了张行的《迟到》，催促同学们起床锻炼
早读。晚上12点了，不少同学还在教室

复习预习做试题。机房不发电了，大家用
蜡烛。同学借机问个题目、传个纸条、给
个眼神。课桌上的烛光亮了许多。

食堂小门出去、围墙东边是庄稼，同
学们的后花园。月上柳梢，青草萋萋，时
常让少男少女流连。周末，我们也去较远
的地方散心，一次，我们七八个同学逛到
镇西北的农科站，在唐港河西，有三层
楼，应该是大垛的至高点。攀上楼顶，晚
霞满天，平畴一望，真有点“一览众山小”
的感觉!

条件艰苦，学习紧张，竞争激烈，但
师生、同学、班级关系融洽。垛中的老师
很优秀，也很敬业，舒洪亮、孙光释、杨定
生、徐桂林、裴松所、傅兆兵，杨书祥，理
科的杨杰、刘华、李春荣……，有好几位
老师后来到了南京中学、兴化中学任教。

但凡在庄舍上小学乃至初中的，英语
和汉语拼音，一般都有些先天不足。我尤
其明显，英语每次考试蒙都蒙不过20分，
拖了后腿，预考没过，打道回府。那年高
考，好像英语开始按100分算入总分了。

那个年代我们心理素质好，考得不
好，顶多在家睡几天，然后该干啥还干
啥。不行，复读。再不行，回家种田、开船、
学手艺、做生意，天无绝人之路。

复读了。我抓紧时间重点攻英语，从
初一课本26个字母同步练习开始，一页

一页地啃，一点一点地悟，成绩稳步提
升。

临近高考，同学们更加努力。家住学
校的陈主任和师娘包了不少粽子，送给
我们。接过粽子，我们心里满满的都是感
激。

7月6日，我们从大垛乘轮船上县城
高考，吃住在城东的供电局招待所，考点
是城北中学。学校安排的住宿和伙食都
不错，只是天太热，加上多少有些紧张，
不少同学吃不香睡不着，包括我。考过语
文，我到招待所附近的四牌楼商店买了
些咖啡糖和夹心华夫，一提神、二充饥。

高考过后，我们窝在家里估分数。刚
开始，信心满满，估分蛮高，随着时间的
推移，分数越估越少。

听说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约上邻庄
的兴文一起去学校，七里远的大圩，从9
点踯到11点多。校长室前，舒校长拿着成
绩单，一脸笑意。我们终于释怀，三步并
作两步，半个钟头不到就到了家。抬头一
看，天高云淡。那一年，大垛中学文理两
班被各级高校录取的有50多人，其中不
乏重点高校。

离校已经30多年，垛中两年学习，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仍时时想起校
园走道两旁婆娑的梧桐树，想起与老师、
同学相处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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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高友好难忘大垛中学

一直怀念兴化的早茶，不是因为早点
怎样，也不是因为茶头如何，而是为了浓
浓而短暂的相聚。

在兴化喝早茶，要早几天定好位置，
否则可能约不到茶馆。为了让吃早茶有
个好的状态，保证大家各自睡到自然醒，
通常会把喝茶时间约得更有弹性点。

到点前后，几个熟识多年老友三三
两两地踏着轻快的步伐，经过楼下的大
厅。此时络绎不绝的散客已经挤满了茶

馆，大大小小的桌上已经叽叽喳喳地炸
开了锅。老友们面带喜色，逃离楼下的喧
嚣，迅速上楼入座。

一会儿，人到齐了。咫尺大的包间顿
时蓬荜生辉。彼此亲切地招呼一番后，开
始推茶倒水、温壶洗盏，口中还不忘用熟
稔的腔调拉起了家常。

泡上一壶龙井、点上各自的小茶头。
热气腾腾中，大家按照自己的节奏，边喝
边品，边喝边说。一杯茶后，口齿间留有

了茶的清香，脑袋顿感清亮。刚开始说话
时，时不时有人喉间还混杂着晨起后的
沙哑声和干咳声。几杯茶后，大家的声音
也越来越清亮动听，话题也越来越热烈、
多样。

不经意间，一碗大煮干丝“粉墨登
场”，色、香、味俱全。奶白的干丝上，隐没
着火红的河虾、淡粉的火腿、嫩爽的竹笋
和松软的鸡丝，碧玉般的菜心轻轻点缀
其间，加之上好的汤料调和，锁住了地道

的食材本味。顿时，吃相难看，在所难免，
谁叫它口齿难忘。

接下来，各式点心、面条陆续登场，
弄得食客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敞开口腹，大快朵颐一番后。吃成了
负担，聊天变得多余。

最后，个个大腹便便、摇摇晃晃地走
出茶馆。全然忘了聊得什么？吃得什么？感
觉只用一句描述：“今天好友相聚甚欢！”

下次再约！下次再约！

卢寅 摄秋 意

□周山华茶楼小聚

文友邀约，去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
村瞻仰施耐庵墓。

一下车，就看到广场前，一高大白色
四柱三门牌坊冲天而立，显得尤为壮观。
牌坊额的正中横梁上，是著名书法家沙
孟海题写的“施耐庵陵园”五大字，在阳
光辉映下，倒像是披上了淡淡的金光。

站在陵园广场往北看，是穿堂几进
一幢幢青砖黛瓦的单檐歇山顶式的仿古
建筑。

跨过第一幢园门，是宽敞的四合院。
院中央立一尊高高的施耐庵石雕塑像。环
顾四周，皆是走廊连通走廊。每一扇紫红
色木门，均为上下结构。上端是格子窗，下
端是木门板，古色古香。不得不赞叹能工
巧匠们那聪明睿智和高超的建筑艺术。陵
园内，整体感觉：宽敞、整洁、宁静，肃穆，
安宁。园内每一旮旯每一空隙，均栽种了
柏树、翠竹、月季、海棠、枇杷树……

从园的东侧门走出，是开阔的绿化
草坪和各种花木开满的五颜六色的花，
阵阵幽香，扑面而来。正东不远，高高的
土丘上，有一座双宝塔亭。我们拾级而
上，凭栏远眺，尤觉这边风景独好。亭子
正东不远，便是一座小木桥。一闲客正依
栏垂钓，那份逸致令人羡慕。

走下亭子，越过那座小木桥，踏上一

条向南的曲径通幽的石板小路，树影婆
娑，鸟语花香。顷刻，就来到了施耐庵陵
墓前，见到的是一座极其简朴的圆形土
坟墓。立马想起茨威格在《世间最美的坟
墓》中的文字：“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
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
大树荫蔽。”也许世间最美的伟人的坟
墓，都是这样朴素吧。想起一些人还活
着，就将大把的时间、精力花费在设计、
雕琢自己的墓碑上。试想，如果生前没有
为人类作出多大贡献，死后的墓碑再宏
伟壮观，恐怕也只是一块废石。

我们再来看看施耐庵墓。也只是个
高约三四米，下座直径四米左右的土坟
堆，底座粉刷了点水泥墙。土坟前立一块
石碑，上书“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
坟墓的东、西和北面，齐整整栽有苍松翠
柏。我们怀着对这位大文学家《水浒传》
的作者怀有崇高敬仰之心，轻轻地慢慢
地边走边看边想，唯恐惊扰了这位安息
在此的老人家。

施耐庵曾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
专行，疏远忠良，他几次谏劝，张士诚都
不予采纳，于是，才愤然离开平江。后浪
迹江湖到泰州，先入江阴祝塘财主徐骐
家中坐馆教书，并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
一起研究《三国》《三遂平妖传》的创作，

边替人医病解难，边搜集整理北宋末年
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将在水泊梁山起
义的故事，为撰写《江湖豪客传》准备素
材。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灭了
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张士诚的部属。为避
免麻烦，施耐庵征求兴化好友顾逖的意
见，在白驹修屋隐居，专心创作《江湖豪
客传》，就是后来的名著《水浒传》。我们
在墓前，恭恭敬敬三鞠躬，跨出园门。

向南越过
小拱桥，倒像
是上了一座小
绿岛。环顾左
右，柳絮垂岸，
河 水 缓 缓 流
过。这里有一
个四角方亭，
亭中央立一块
长方形大理石
碑。碑的正面，
由著名女书法
家萧娴题写的

“千秋才人”四
个大字，苍劲
有力。碑的背
面，是赵朴初
手写的“重修

施耐庵墓记”。
最后，我们向西，又跨上了一座青灰

色的大理石筑起的石拱桥。站在桥中央，
依栏环顾这块“风水宝地”，不禁赞叹起
张惠仁写的诗：“隔岸白驹迷晓雾，盘球
狮子沐晨阳。耐庵泉下泰然卧，评说由人
论短长。”是的，想起臧克家的诗：“有的
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
活着……人们永远记住他。”

□苏宝大瞻仰施耐庵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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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渔·画渔（78）

□朱秀坤秋风起，草虫鸣

“水风轻，蘋花渐老，月
露冷，梧叶飘黄。”在这成熟
和萧瑟交织的季节里，总有
一股螃蟹的清香，炊烟一样
弥漫在故园上空。

晋人毕卓所言“右手
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
酒船中，便足了一生。”阴历
九月，雌蟹饱满，及至十月，
雄蟹有膏，故阴历九十两
月，是食蟹最好的季节。螃
蟹肉质肥嫩，味道鲜美，食
之大快朵颐。

壳凸黄脂、青脐爪肥
的螃蟹，深得古今墨客的青
睐，蟹诗蟹画在册页画轴间
散发诱人清芬。或图解言
志，或讽时喻世，或墨色淋
漓，或浓淡相宜，情趣盎然，诗意横生，
为人们品蟹之余平添几分韵味。

花鸟画家王雪涛《菊花黄时蟹正
肥》，菊花隐逸有君子风范，花下横陈着
几只绛红的螃蟹，以及剔肉的蟹壳，生
活情趣跃然纸上。

徐渭画蟹，笔意豁达，奔放精炼，
其《黄甲图》中，淋漓的墨色绘出阔大凋
零的荷叶，一只螃蟹缓缓爬行，构图简
洁，意境悠远。画面题诗一首：“兀然有
物气豪粗，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
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另一幅《蟹
鱼图》中，芦枝为引，旁绘一只遒劲驱行
的螃蟹，以迅捷笔墨绘蟹钳，浓墨染蟹
壳，显出速度与力量感。

沈周的《郭索图》中，淡墨画蟹壳、
蟹脚，焦墨画爪尖和蟹壳凸凹，浓墨渲
染双螯，清水闸蟹横行于水草之间，螃
蟹狰狞而可爱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
致，别有一番意境。

任伯年一幅《菠萝菊蟹页》中，淡
蓝菊花、碧绿果叶、金黄菠萝，再配以盘
中红艳熟蟹，正如清代扬州画派华岩
所言，“无钱买紫蟹，画出亦垂涎”。其

《蟹肥酒菊香》，笔下螃蟹，有着惬意美
好的感觉。

傅山擅画山水墨竹，画蟹也自有
标格。《芦荡秋蟹图》中的一对螃蟹嬉戏
于芦苇荡中，芦花沾水，几茎水草，两只
悠哉之余又气定神凝的墨蟹讨人喜
欢。

清书画家郎葆辰，以“水墨画蟹”
著称于世，人称“郎螃蟹”。他喜欢在蟹
画上题诗，诗画交融，更添蟹画之意趣。
其《蟹菊图》中，蟹三四只，菊一两株，秋
意萧瑟。题诗道：“东篱霜冷菊黄初，斗
酒双螯小醉时。若使季鹰知此味，秋风
应不忆鲈鱼。”令人顿起莼鲈之思。

齐白石擅长画活蟹，独出机杼，三
笔便能画出一个凹凸有致的蟹壳，再
用侧锋画蟹腿，宣纸洇润后，蟹腿绒毛
毕现。更喜画熟蟹，蘸朱磦、赭石画之，
呈赭红色，骄横无存，只留鲜腴之味。

“有蟹盈盘，有酒满壶，君若不饮何其
愚。”其《蟹酒图》中，一盘一壶一红烛，
把秋日的畅达胸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幅《群蟹图》中，一群螃蟹从竹
笼中纷然爬出，颠倒纵横，热闹非凡。

丰子恺喜爱画蟹和吃蟹。自家院
里养蟹，中秋之日捞出作宴。桌宴的头
盘，主菜，配菜，全是螃蟹。其《秋饮黄花
酒》，构图简洁，色调淡雅，弥漫着采菊
东篱、南山在望、一钩残月的雅致情怀。

“满腹红膏肥似髓，贮盘青壳大于
杯”“孰知腹内空无物，蘸取姜醋伴酒
吟。”秋意恣然，秋光浩荡。尝蟹，品蟹，
诗酒相伴，青蟹的清隽和芬芳，诱惑着
味蕾，牵动着乡愁，带来丰盈的喜悦和
清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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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了，袅袅凉风起处，最惬意莫过于
放松心情，在闲庭小院，花树之侧，明月
窗前，听秋——声声虫鸣裹挟着植物的清
芬，秋波一般明亮，月光一般清凉。

我喜欢秋天的虫鸣，听着听着心里就
清了，就静了，就感受到了秋的那份明净
与骨子里的薄凉，也就悄然无声地将炎夏
里蓄积的燥与热消弭殆尽，真正觉着了阵
阵舒爽与恬适。

秋夜里，纺织娘（也叫促织、莎鸡）
“轧织”“轧织”的弹奏声最为突出，洪亮
得颇像织机在星空下鸣响。汪曾祺写过，

“暑尽天凉，月色如水，听纺织娘在扁豆架
下沙沙振羽，至有情味”。点上灯你会发
现，它们的声音果然是内外侧翅振动发出
来的，要不《诗经》里说呢：“五月螽斯动
股，六月莎鸡振羽。”螽斯就是翠绿的蝈
蝈，我们爱捉到笼子里，摘了南瓜花来喂
的，若是喂它一根红辣椒，小东西辣得哇
哇大叫，更有意思。

西窗独自坐，满耳新蛩声。这样的秋
夜清新隽永，沁凉怡人，很是让人喜欢。
蛩就是蟋蟀，蟋蟀奏鸣的夜晚，会让人觉
得格外安谧与平和，“唧唧唧”“唧唧唧”，
一声声、一声声，就像有一汪清泉在汩汩
流淌，穿过翠绿的树林，流过光滑的卵
石，林间有鸟语啁啾，有月色如银，有小
兽跨过山涧，一声声远了又近，近了又
远，又似海浪在沙滩上絮语，一点点抚慰
你的心房，洗去你的疲惫。枕着如许蛩
音，酣梦也更绮丽，如作家鲍尔吉·原野
所言：“月色下，蟋蟀飘荡的声音成了夜的

花边。”
蟋蟀的奏鸣似一支小夜曲，浅吟低

唱，优雅婉转，笼着月光的朦胧，溪水的
清亮，露珠的清明，幽幽远远，迤迤逦
逦，极易激发出游子的乡愁。记得去年我
陪二姐去昆山看小姐姐，夜静时分蓦然听
到几声虫鸣，细听，正是蟋蟀的弹唱，细
细悠悠，清澈透亮，唱得人心里服服帖帖
的特别受用。我们都奇怪，十五层的高
楼，哪来的蟋蟀？小姐姐说，别是跟着二
姐带的那些瓜菜来的吧？我好像听到了一
缕缕湿润的乡音了。可不是？它定是跟着
我们舟车劳顿，慰藉游子如酒般浓稠的乡
情来了。那一夜，我们干脆起身，漫话从
前，闲谈稼穑，畅叙亲情，伴着一声声蛩
鸣，感觉又幸福又安详……

当然秋虫并不仅仅是蟋蟀和纺织娘，
还有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时骑的灶马，
还有爱在灯光下蹦跶的蝼蛄（土狗子）。最
是黑得发亮的“油葫芦”叫起来清清凉凉
的，特别脆亮，文文雅雅，柔柔弱弱，恰
如油壶里细细地流出了一线香油，听听那
轻吟，似乎能看到月光下的闪闪油亮。个
头小巧的金钟也让人喜爱，发出有着青铜
质地的声音，像小花旦在悠扬地歌唱，是
轻盈俏丽的荀派么？其它的还有竹蛉、黄
蛉、叫不上名字的昆虫，以及不作声的萤
火虫——要是它能演唱，那调调该是婉约
派了。

不要以为秋虫在白天不作声。那是因
为城里噪声太多，心里不够安静，太过喧
闹与忙碌而听不到罢了。若到田间地头、

荒坡草丛，或者颓墙废墟、水湄泽畔、破
瓦断砖间闲闲地走走，你会听到“唧唧
唧”“嚓嚓嚓”“铃铃铃”，一波波、一阵
阵、一浪又一浪的虫鸣，那声音里含着季
节的清凉，带有盈盈的绿意，还有庄稼与
泥土的清香，绵绵密密，辽阔悠远，简直
能将你抬举起来，漂浮起来，那感觉妙不
可言。你会明白，原来那些草丛荒野间，
有一个秋虫的世界，它们在那里生息繁衍
锅碗瓢盆，自娱自乐歌舞升平，与我们共
享一个季节的清欢。

雨夜里听秋虫也好。点点滴滴的秋雨
在橘黄的灯影里如一根根银线飘落，淅淅
沥沥的雨声里偶或有熟透的果实“啪”一
声坠落，寂静，夹着雨的清凉，诱引出一
种无以名状的禅思。雨渐稀，虫声响，一
阵阵如钟磬齐鸣，又似丝竹奏响，其间还
有领唱，轮唱，不同声部的合唱，此起彼
伏，轮番上场，虽不是同一种鸣虫，却永
远是和声雅韵，明澈清远，有着月光般透
亮的质地，听着听着，那乐音就会油然走
进心间，如温柔而微凉的小雨点溅在你身
上，让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来，尽情享
受。也有时，一只小虫就俏皮地躲进你的
床底下，墙角处，衣柜后面，一声声鸣唱
伴着秋夜的雨声，幽微与苍茫同在，闲适
与禅意顿起，直抵心灵最柔软的角落，咫
尺相伴，幸甚至哉。

秋风起，草虫鸣，这样的奏鸣是最接
地气也是最干净的声音，清凉明澈，和谐
悦耳，让人恬然自安，满眼清明，所遇皆
喜。

常常在唐诗宋词里读到“鸣榔”一
词，估摸着或许是件与捕鱼有关的事吧。可
又没见过，也难想象到底该是怎样一个场
景。直到有一天，看周作人《桑下丛谈》中

《鸣榔》一文，才约略猜出个大概。同时也
知道了，有此疑惑者早已有之，非我一人。

这里不妨照录《鸣榔》中的句子：“杭
大宗《订讹类编》卷六引施愚山《矩斋杂
记》云，‘诗词多用鸣榔，或疑为扣舷击楫
之说，非也。榔盖船后横木之近舵者，渔人
择水深鱼潜处，引舟环聚，各以二椎击榔，
声如急鼓，节奏相应，鱼闻皆伏不动，以器
取之，如俯而拾诸地，饶州东湖有之。吾乡
泰州湖内或击木片长尺许，虚其前后，以足
蹴之，低昂成声，鱼惊窜水草中，然后罩
取，亦鸣榔之义。’”

接着周作人自己又说：“幼时随祖母住
鲁墟，常闻渔舟击木声，盖沉网水底，驱鱼
入其中而取之……古人诗中之鸣榔则不必
定是捕鱼，因本非渔人，或只是击舵旁横
木，与扣舷同意，亦未可知。”

需要解释一下，文中所说的“吾乡泰
州湖”并非江苏省泰州市的某个湖，实乃周
先生家乡的“泰州湖”。不管是引文中的疑
问，还是周先生本人的推测，有一点倒是肯
定的，这就是借助鸣榔捕鱼确实是存在的。
江南的泰州湖有，苏北的里下河也有，我想
应该是这样的。何以见得？你看，咱们这儿
敲提罾时敲击竹筒，打篦篈、放老鸦时跺踏
横板，不正是鸣榔的另一种表现吗？就像汪
曾祺起初不知道塘鳢为何物，等到端上餐桌
一看，嗨，虎头鲨。我们对鸣榔的认识不也
如此？但我还是要说一说我所了解的鸣榔，
毕竟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嘛。

印象最深的鸣榔是儿时跟着大人到村
后的得胜湖围渔。秋季节，一大帮渔船围住一
大片芦苇滩，先在外围张下一条条丝网，把芦
苇滩围成一个铁桶，然后一齐撑船到苇丛中，
或敲打船舷，或大声吆喝，或挥篙击水，或崴
船掀浪……这般多管齐下，只为一个目的，把
苇丛中的鱼儿驱赶出去。略加比对，这儿的鸣
榔似与周作人的幼时所见相似了。

后来又看到一种鸣榔，是跟鱼罩结合
在一起的。在河流湖泊的浅水处，几条渔船
圈成弧形，朝着岸边作包抄状，然后大家一
起鸣榔呐喊。鱼儿受惊后四处逃窜，纷纷寻
找藏身之处，无非
草丛、凹塘、洞
穴，还有干脆就地
埋伏的。这时，渔
人操起船头的鱼
罩，跳下水去，一
边按罩，一边取
鱼。这不就是施愚
山《矩斋杂记》中
所说的渔事？

近年来的鸣榔
又有新的演变，越
来越带有现代色
彩。找一条不太宽
的小河，先在一头
布下缳网，把河道
拦截，缳网设有易
进难出的机关，也
叫缳袋。接着从另
一头开始，一边划
船向前，一边鸣榔
惊鱼。等船近缳

网，再拎起后面的缳袋，缳袋里已是满满的
鱼儿。

说了几种鸣榔，加上敲提罾打篦篈放
老鸦什么的，数量还真的不少。不过，这儿
的鸣榔与直接捕鱼的渔具相比，似乎成了配
角，也就容易被疏忽，大家记得的反倒是丝
网鱼罩提罾篦篈之类，哪想到还有鸣榔呢。
这样一说，周作人最后的推测是对的，“古
人诗中之鸣榔则不必定是捕鱼”，在我看
来，只是一种辅助动作而已，但这恰恰是不
可缺少的。想想，少了鸣榔，这些渔事还完
整吗？


